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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亲生物城市”规划建设经验
杨文越，邱宇欣

摘要 新加坡是当前全球“亲生物城市”规划建设最领先、最突出的践行者之一，从城市、社

区和建筑 3个层面归纳其“亲生物城市”规划经验：着力构建城市生态空间系统，发展复合性

功能绿色网络；营建多元主题社区花园，推动社区高度参与建设；重视城市空中绿化建设，塑

造绿色优美城市风貌。另外，从管理机构、规划政策、评价体系、公众参与、生态问责几个方

面总结其创新的“亲生物城市”政策制度。最后，提出中国“亲生物城市”的发展、规划与建设

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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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镇化逐渐改变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

方式，不少国家“城市病”凸显，人口激增和城市无

序扩张导致城市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矛

盾日益突出，威胁着公众的身心健康[1]。现今，中国

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之

间的关系失衡，伴随着出现城市资源损耗、气候变

化和生物栖息地丧失等问题，这导致城市生物多样

性减少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衰退[2-3]。此外，随着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亲近自然成为居民日

常游憩的重要动机。但是，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

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疏远，亲近自然和接触生物

的机会减少[4]。亲近自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

能够带来许多益处，包括恢复注意力、缓解压力和

促进社会交往[5-7]。“亲生物城市”（biophilic city）正

是满足居民亲近自然需求、恢复人与自然联系并促

进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和规

划设计理念，用于解决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多问

题。

20世纪 90年代，中国已开始重视城市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住建部在 2002年出台《关于加强城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通知》。然而，在经济社会

发展作为城市主要目标和主导方向下，城市生态环

境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逐渐意识到城市在保护生

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形成节约自然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2021年 10月，国务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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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同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由此可见党中央

和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决心，这也为在中国推进

“亲生物城市”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政策背景。

近 10年来，关于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问题

的关注重点发生变化，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开始关

注如何在现代城市中适应和联系自然，力求尽可能

多地将自然元素引入人类的生活环境中[8]。建设

“亲生物城市”将引领未来城市规划的发展方向，对

于这一新兴趋势，国外已经开展了研究与实践。例

如，新西兰惠灵顿提出外部绿化带计划；加拿大多

伦多是北美第一个制定鸟类友好发展指南的城市；

美国旧金山通过建造城市绿色连接网络、提出城市

森林计划等，现已成为创造小型城市空间的先驱。

在世界“亲生物城市”成员中，新加坡处于引领者地

位。新加坡在“花园城市”规划目标导向下，致力于

在城市环境中推广“亲生物设计”的理念，即建设

“亲生物城市”，并在此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具有重

要借鉴意义。2020年，新加坡 46.5%的土地被绿色

覆盖，树冠覆盖率接近 30%，是世界上最绿色的城

市之一，这与其先进的城市规划发展模式和有效的

管理方式密切相关[9]。因此，本文以新加坡为例，探

讨其“亲生物城市”的政策制度和规划经验，结合中

国本土发展实际，提出适应中国现阶段建设“亲生

物城市”的建议。

1 亲生物城市的概念及特征

“亲生物”（biophilia）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心理学

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于1964年提出的，

被定义为“对生活和生活过程的热爱”。然而“亲生

物”理论在被提出的 20年后才得到广泛认可。后

来，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
son）在其著作《Biophilia》中将“亲生物”描述为“关

注生命和类生命过程的内在倾向”[10]。2008年，斯

蒂芬·凯勒特（Stephen R. Kellert）强调“亲生物”是

非人类环境中的生命与类生命特征联系的固有倾

向，并首次提出将“亲生物”理论应用于建成环境设

计中，即提出“亲生物设计”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在

当代建成环境中，满足人类与自然接触的需求，并

改善人类身心健康、生产力和福祉的设计[11]。2011
年，蒂莫西·比特利（Timothy Beatley）将“亲生物设

计”的理念应用于城市中，希望寻找一种新的方式

将自然融入当代的城市环境，提出“亲生物城市”的

概念。如前所述，“亲生物”概念是基于人和自然与

生俱来的亲和关系提出的，通过探索自然对人类带

来的益处进而在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发展应用。

“亲生物城市”是一个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试

图将“自然”融入城市建成项目和城市现状硬质结

构环境中，把“自然”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并将其置

于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首位的城市[12]。它主要包

括 4项基本要素，分别是亲生物的条件和基础设

施、亲生物的活动、亲生物的态度和知识与亲生物

的机构和管理[13]。建设“亲生物城市”的目的是重

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提供多种经济和生态效益，

如减少能源消耗、改善城市气候、提高生物多样性

和促进健康，满足人类日常接触生物和自然的本能

需求，并为居民提供丰富的、可访问的自然环境，提

升居民的自然参与感和敬畏感[13-16]。简而言之，

“亲生物城市”具有以下 3个特征：（1）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是“亲生物城市”的本底，促进生物多样性

是“亲生物城市”的重要任务。（2）人与自然联系紧

密，“亲生物城市”追求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

标，鼓励人类沉浸式体验自然。（3）自然位于规划

首位，“亲生物”的城市规划注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

可持续性和城市弹性。

2 新加坡城市生态建设发展历程

2.1 从“花园城市”到“花园中的城市”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国土面积较小，约

为 697 km2，2022年人口达到 596.8万，土地资源、

水资源和其他各类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在城市发展

上具有天然局限性。独立之初，新加坡环境污染严

重，经济亟需得到发展。因此，新加坡在建国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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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推行并实施城市绿化美化的措施，将城市的环境

保护和绿化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层面。1967年，

新加坡提出“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规划愿景，

即建设一个以公园、花园和开放空间为基础，由公

园连接道与林荫大道互相连接起来的城市。“花园

城市”通过大力植树形成林荫大道和建造公园作为

城市“绿肺”2个方面的措施来实现目标，此后，新

加坡公园的数量与面积迅速增加[17]。在此期间，新

加坡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

21世纪，新加坡城市人口增多，居民生活水平明显

提升，这使得自然资源需求量相应增加，且国民环

保意识有待提高，此时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来保护新

加坡的生态环境。因此，新加坡国家公园管理局

（national parks board, NParks）于 1996年提出打造

“花园中的城市”（city in a garden）新的国家绿色发

展战略目标[18]。新加坡“花园城市”注重实用和经

济发展，而“花园中的城市”则更加注重城市生态可

持续性。“花园中的城市”将“花园城市”阶段所构建

的公园绿地系统、森林系统和水域系统进行梳理并

互相连接，形成一个一体化的空间网络，使自然融

于城市环境中，让花园成为城市的轮廓，而不仅仅

是城市的点缀。

2.2 迈向“亲生物城市”

随着经济发展，新加坡居民的环保意识增强，

对自然环境的质量要求提高，然而高密度城市背景

下城市生物多样性减少，居民与自然的距离疏远，

因而城市发展需要考虑重新建立人与自然和生物

之间的联系。新加坡城市发展在满足人的需求之

后，后期开始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出城市不

仅要做到“亲人”，还要“亲生物”，在追求绿化总量

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以及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因此，“花园中的城市”规划愿景逐

渐朝着“亲生物城市”转变（表 1）。2013年，新加坡

正式成为世界“亲生物城市”成员之一。2015年于

新加坡开展的“亲生物研讨会”是新加坡开启“亲生

物”之旅的里程碑，旨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与自

然重新建立联系。新加坡“亲生物城市”的建设主

要涉及城市、社区、建筑 3个层面，从城市宏观至微

观的各个方面不断增添“亲生物”元素，保护和促进

新加坡生物多样性，为居民提供亲近自然的机会，

提升城市弹性、包容性和宜居性。另外，新加坡政

府创新“亲生物城市”政策制度，以保障建设措施的

落实和后期的管理，从理论和实践 2个方面共同助

力新加坡“亲生物城市”建设（图1）。

3 新加坡“亲生物城市”规划经验

新加坡主要从城市、社区和建筑 3个层面规划

建设“亲生物城市”，力求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由自

然保护区、公园、花园、街景和空中绿化组成的互联

表1 新加坡花园城市、花园中的城市、亲生物城市不同点

时间

背景

目标

理念核心

具体策略

花园城市

20世纪60年代开始

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

经济落后

以公园、花园和开放空间为基

础，公园连接道和林荫大道连接

相互连接[17]

城市社会经济良好，自然环境

优美

大力植树打造城市林荫大道；

建造公园作为城市“绿肺”[17]

花园中的城市

20世纪90年代开始

自然资源需求加大；人民环保意识

薄弱

形成一个一体化的空间网络，使自

然融于城市环境中

见缝插绿，城市充满绿色，绿色成

为城市的轮廓

建立世界级的花园；提升城市公园

活力和改善城市街景；优化城市绿化

及康乐用地；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

鼓励社区参与[20]

亲生物城市

21世纪初开始

城市高密度发展；生物多样性减

少；人与自然疏远

将自然引入城市结构中，构建一个

“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生物多样性丰富，人与自然密

切联系

从城市、社区、建筑3个层面不断增

添“亲生物”元素；创新相关政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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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的绿洲，使城市成为一个更加“亲生物”、可持

续的绿色生态系统[19]。

3.1 着力构建城市生态空间系统，发展复合性

功能绿色网络

1）维护现状自然保护区，构建层次分明的城

市生态空间系统

新加坡现有自然保护区 4处，分别是武吉知马

自然保护区、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双溪布洛湿

地保护区和拉柏多自然保护区，其中中央集水区自

然保护区位于城市地理中心，是新加坡的绿肺。它

们是新加坡生态保护和繁育研究、自然教育和游憩

休闲的主要平台，同时是新加坡生物多样性的热点

区域和代表性的生态系统，对该类区域需要设置严

格的保护控制要求。另外，为了减少保护区周边开

发的影响，NParks围绕着自然保护区建立了自然公

园（nature parks）缓冲区网络，包括中央自然公园网

络、双溪布洛自然公园网络和拉柏多自然公园网络

3部分[20]（图 2）。自然公园还可代替自然保护区作

为公众与自然联系的场所，保障生态保护与居民活

动两者之间平衡；同时，自然公园还为自然保护区

的动植物提供生态上相互依存的栖息地[21]。为全

面保护新加坡的物种，新加坡还重视除自然保护区

和自然公园外的其他绿色区域。因此，新加坡形成

一个以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和其他绿色区域为主

的城市生态空间系统。构建这样一个层次分明的

城市生态空间系统，具有以下优势：其一，赋予不同

层次的生态空间以不同的生态功能和使用功能，有

助于维护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

其二，将城市的各生态区域进行分级，纳入城市的

生态空间系统，可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的要求和措施

保护各类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更好地建设“亲生物

城市”。

2）实现生态连接走廊，提升生态系统恢复力

在形成层次分明的城市生态空间系统的基础

上，新加坡还注重城市生物多样性高的区域之间的

生态连接，将城市孤立的绿地连点成线，再串联成

网状，这有助于物种基因交流，增强城市生态系统

图1 新加坡“亲生物城市”概念模式

图2 新加坡自然保护区与自然公园网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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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力。新加坡利用GIS技术对动物迁移的最

小阻力路径进行建模，确定了经过中央集水区保护

区的城市东西和南北生态连接走廊，以及获得城市

北部和南部海岸的沿海连接走廊。这些走廊采用

森林花园景观的形式，种植多种当地植物，成为地

方重要的生态“垫脚石”，主要包括公园连接道

（park connector）与 自 然 道 路（nature ways）2 大

类[21]。

新加坡构建了一个公园连接道网络（park con⁃
nector network, PCN）（图 3），该网络可追溯至 1992
年，现今已有超过 300 km的步道，主要包括东部海

岸环线、西部冒险环、南部山脊环线、北部探索者环

线、中央城市环路和东北部滨河环线共6条路线[22]。

沿着这些路线，人们可以探寻新加坡的景观，这些

路线将城市的自然保护区、公园、自然区域和开放

空间等绿色资源串联起来，增强城市生态连通性，

为居民提供休闲绿色空间。公园连接道网络还将

新加坡中央商务区、主要住宅区这样人流量大的地

方与城市的主要绿色空间连接起来，使更多社区的

居民能够便利进入自然空间，提高公园连接道网络

的可达性和可用性[15]。同时，公园连接道网络串联

了新加坡自然区域、文化景点和历史景点，是功能

多样化的休闲场所，作为漫步、慢跑、骑行和徒步旅

行等娱乐休闲活动的平台，为居民提供高品质的自

然体验机会。此外，公园连接道网络有利于野生动

物迁徙，植物种植方面考虑了鸟类等动物的习性，

充分发挥其生态效益。

图3 新加坡公园连接道网络[22]

另外，自然道路也是新加坡实现生态连接的重

要形式。它是指种植有特定树木和灌木的路线，促

进了鸟类、蝴蝶等在绿地之间的移动。自然道路将

社区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相连接，使社区居民

能更加便利地与自然接触。它意在创造类似于森

林的自然结构，沿着城市街景种植乔灌草，包含种

植开花植物，吸引小动物并有利于它们繁殖，为城

市带来更加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目前，新加坡有

39条自然道路，总长 170 km[22]（图 4）。总之，通过

生态连接走廊串联城市主要的绿色空间，提高城市

生态连通性和绿地可达性；利用绿色节点打造满足

居民各种活动需求的休闲空间，功能多样的空间提

高自然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最大发挥其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除了利用上述途径来实现新加坡的生

态连接外，保障生态恢复过程也是新加坡实现生态

连接的重要内容，例如水道和地下水在促进生态循

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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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营建多元主题社区花园，推动社区高度参与

建设

调动公众保护环境、参与绿色活动的积极性，

加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是新加坡培育亲

生物社区的重要一环。NParks于 2005年启动的

“锦簇社区”（community in bloom, CIB）项目旨在鼓

励和帮助居民建设社区花园（community garden），

将不同人群聚集在一起创造、发展和维护当地的园

艺公共空间。自“锦簇社区”项目实施以来，新加坡

已建成社区花园超 1700个，超 4万人参与到社区花

园建设中[22]。根据居民偏好设置主题多样的社区

花园，包括蝴蝶、鸟类、香景、食用和观赏等主题，或

者利用道路两旁的绿地，在城市中实现“见缝插

绿”。在植物选择方面，一般选择能够吸引蝴蝶和

鸟类的物种，为这些小动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有

利于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在其他装饰性材料选择

方面，多采用回收材料如废旧塑料制品等，注重环

保。除了生态效益和城市美化作用，社区花园还为

社区交流联系提供机会，培养公众尊重生物多样性

和注重生态的理念。根据使用对象划分，新加坡社

区花园可分为公共住房人群、私人住房人群、教育

机构人群、其他机构人群使用的花园，可以满足不

同人群亲近自然的需求。其建设的最大特点是采

用“政府—社区”协作式管理机制，多元主体各司其

职，共同参与社区花园建设中，形成包容性社区，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后，新加坡还打造“社区

花园节”和“社区花园食品竞赛”等活动，吸引更多

居民参与到社区花园营建中。

3.3 重视城市空中绿化建设，塑造绿色优美

城市风貌

为保护新加坡城市内的自然林区和红树林沼

泽地等生态区域，新加坡提议发展空中绿化景观设

计，巧妙利用城市立体空间，“精明增长”城市绿地，

美化城市天际线。新加坡空中绿化的发展经历了

从“对城市中人行天桥或立交桥等进行绿化”，到

“将绿化引入建筑”包括水平绿化和垂直绿化等，再

到“关注空中绿化的生态效益”3个阶段[23]。《2015新
加坡可持续发展蓝图》提出到 2030年新加坡空中

绿化总面积要达到 200 hm2的目标。截至 2022年
初，新加坡空中绿化面积已达到 143 hm2[22]。现阶

段，新加坡空中绿化主要依托于城市高层建筑，并

开始注重“亲生物性”，日益成为新加坡绿化工作的

主流发展方向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加坡市区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
thority, URA）提出的城市空间与高层建筑景观

（landscaping for urban spaces and high-rises,
LUSH）设计项目鼓励城市高层环境的绿化。其核

心是景观置换区（landscape replacement area）策

图4 新加坡39条自然道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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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24]，要求开发商在开发项目的一楼或上层提供景

观区域，其最小总面积要与开发用地面积相等。开

发商可利用建筑水平绿化或垂直绿化进行置换，具

体包括屋顶花园、屋顶农场、可食用花园、空中露

台、垂直绿化墙和在建筑立面使用种植箱等形式

（图 5）。同时可以在建筑屋顶使用可持续性材料，

如太阳能电板等[25]。其次，NParks还采取税收、折

扣优惠等政策，鼓励更多空中绿化的开展。并且，

新加坡有专门部门负责研究与空中绿化相关的科

技和植物适宜的生长环境，为开发商或私人进行空

中绿化专业知识普及和提供技术支持。因此，通过

政策指导、各方合作和技术支持开展城市空中绿化

是建设“亲生物城市”的有效措施，对丰富城市生物

多样性和促进城市绿色风貌具有重要作用。

图5 新加坡建筑层面的“亲生物”措施[24-25]

目前，新加坡空中绿化的实践成果颇丰。例

如，新加坡 oasia酒店（图 6）是新加坡空中绿化和

“亲生物设计”的典型案例。该酒店的设计特色是

以一个布满花盆的深红色钢架作为酒店外观，通过

植物外观软化酒店周围景观，创造一个“亲生物”的

环境，主要做法包括：（1）钢架上种植着各种匍匐

植物，延伸至地面为动物栖息创造条件；（2）钢架

上种植各种季节性开花植物，在不同时间阶段吸引

鸟类和昆虫；（3）将植物合理安排在适宜其生长条

件的高度上，提高植物适应性；（4）利用酒店内部

的通风道、中庭、露台打造屋顶花园与垂直绿化，让

使用者体验新加坡的热带环境。总的来说，oasia
酒店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它将动植物引入城市

环境中，是一个生态友好、人性化和宜居宜憩的场

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加坡城市肌理中绿色空

间的损失[26]。

4 新加坡“亲生物城市”政策制度

4.1 专门的自然保护管理机构

新加坡在自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

有权威的管理机构，主要包括NParks、国家生物多

样性中心（National Biodiversity Centre，NBC）和野

生动物康复中心（centre for wildlife rehabilitation,
CWR）等。总体上，这些机构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

面开展保护工作：制定和落实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

规划、政策和战略；提供生物多样性数据以支持开图6 空中绿化的新加坡 oasia酒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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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关的研究；监测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动

向；多渠道鼓励相关方和公众参与[22]。因此，设立

专门的部门负责城市的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工作，有利于“亲生物城市”政策的制定与落实，

对有效推进相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4.2 全面的生物多样性规划政策

新加坡通过制定科学的规划政策，达到在高密

度的城市环境中维护和加强城市绿化和生物多样

性的目的。第一，2009年新加坡制定国家生物多

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NBSAP），并于 2019年更新该计

划。NBSAP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纳入国家规

划进程，目标是为新加坡生物多样性保护创建一种

模式，同时考虑与各公共部门机构和自然团体的协

作，以及加强公众生态保护意识。第二，新加坡于

2005年启动自然保护总体规划（nature conserva⁃
tion masterplan, NCMP），旨在系统地巩固、协调和

加强NBSAP中涉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NC⁃
MP提出了保护和改善城市主要生境、物种恢复、应

用生物保护学和规划、将自然延伸至社区等策略，

为新加坡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指明方向。

4.3 综合的生物多样性评价体系

新加坡制定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city bio⁃
diversity index, CBI）是评估和监测城市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工具，是城市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信息基

础[27]。CBI主要包含 2个方面：城市概况和衡量本

地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以

及生物多样性的治理和管理的 28个指标。另外，

新加坡还将生物多样性评价纳入城市全面环境影

响评估，提出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biodiversity im⁃
pact assessment, BIA）指南，目的是在项目早期阶

段预测其对环境的影响，寻找方法将不利影响减至

合理的程度，使项目符合当地环境质量标准[22]。

4.4 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

新加坡居民可以从多个渠道参与到城市的“亲

生物”建设中。为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新加坡

通过举办许多吸引力较强的活动，例如组织一年一

度“生物多元节”（festival of biodiversity, FOB），将

有关新加坡自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的知识传播到

社区。在环保教育方面，将其列作一门校园课程，

建立环保教育基地，要求学生和相关人员接受现场

教育。此外，NParks通过创建 SGBioAtlas应用程序

连接到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公众可在该数据库中随

时引用、记录和贡献，提高公众参与的便利性。总

体而言，新加坡以社区、学校、其他组织和个人等为

单元鼓励公众参与。除采用政府引导和传统宣教

的方式，还开创丰富的节日和活动，使公民从自然

观察者转变为参与者。通过实施上述的一系列举

措，居民可真切感受到自然带来的益处，他们将成

为积极促进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打造“亲

生物城市”的主力军。

4.5 严格的生态问责制度

包括政府、非政府环保机构和公众在内，新加

坡具有完善且严厉的生态问责制度体系，对损害城

市生态环境的行为做出明确规定和惩罚。政府各

职能部门之间权责清晰，注重城市生态保护的全过

程；而非政府环保机构和公众的参与，为城市生态

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监督，有利于协调人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

5 对中国“亲生物城市”建设的启示

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国许多城市开发

强度过大，导致城市朝着高密度方向发展，生态环

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形势严峻。中国城市

规划长期以人的需求为目标，忽视城市生态环境的

保护和建设，致使生物多样性减少，城市弹性、可持

续性和宜居性难以得到保障。城市中的公园和绿

地大多处于孤立状态，生态连通性较差，绿地可达

性也较差，居民未能便利进入自然空间。新加坡是

世界“亲生物城市”建设典范之一，其绿色区域和绿

色建筑的发展被视为城市自然系统的再生。由于

新加坡属于热带城市，因而其“亲生物城市”建设经

验对中国南方城市的借鉴意义更加重大。总结其

经验，具有如下启示。

1）加强城市绿地之间的连接，构建可持续的

城市绿色生态网络。中国城市绿地大多零散分布，

且分布格局不均衡，绿化范围局限，未能形成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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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生态绿地系统。通过绿色廊道将城市中散

布的公园和绿地串联成线再成网状，提升城市生态

连通性，为城市物种自由迁徙和基因交流提供机

会，维持城市生物多样性并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同

时，打破公园和绿地的固有边界，将公园和绿地与

附近的社区结合起来，将自然延伸到社区中。另

外，从整体上考虑由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和其他

自然区域构成的城市生态空间系统的合理构建，有

效地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平衡城市居民活动和生

态保护的关系。

2）构建主题多元的亲生物空间，调动公众参

与“亲生物”建设的积极性。中国城市居民的社区

归属感较弱，环保意识有待增强，还未形成中国特

色的自然教育体系。利用城市公园和社区花园等

营造主题多样的公共空间，融入自然保护知识，满

足居民各种需求的同时起到科普作用；还可增设互

动性“亲生物”小品，丰富居民自然体验感受，创造

高质量的自然环境。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

市生态建设的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可采用自然

教育、“亲生物”文化节等方式，提高活动趣味性，有

助于居民理解“亲生物”理念并加强他们的环保意

识。

3）建立多维度的城市景观，塑造绿色的城市

风貌。目前，国内对屋顶花园和垂直绿化的认识不

足，技术尚未成熟且绿化植物选择单一，缺乏科学

规划，成本较高使发展受限，但前景广阔。鼓励屋

顶花园和垂直绿化建设，将生物特征引入城市建筑

中，使自然渗透到城市结构中。依照植物的生物学

习性，将植物种植在适宜生长的海拔高度。对于城

市中心区，彰显城市特色，保留城市原有的自然和

文化遗产，打造独特的城市风貌。

4）创新建设体系和管理政策，多渠道保障落

实“亲生物”措施。一方面，在建设“亲生物城市”的

过程中，政府部门起着主导作用，可设立专门的管

理机构，针对“亲生物城市”做出政策指导和指标规

定，有利于为后续建设指明方向。另一方面，居民

作为“亲生物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完善其参与的

机制，能够有效推进建设进程并起到监督作用；开

发公众言论发表的渠道，获取公众意见，有利于城

市规划政策的科学提出。同时，对城市生物多样性

进行监测和评价，能为城市“亲生物”提供合理的规

划建议和优化策略，对提高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和更

好地发挥生物多样性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构

建生态问责体系，使城市绿化行动有法可依，对于

破坏城市生态环境的行为按照法规予以惩罚，做到

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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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of biophilic 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Singapore

AbstractAbstract Biophilic city is an international frontier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and planning concept, which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urban ecological proble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high-density development, and make the city,
humans, and nature live together harmoniously. Singapore is one of the leading and prominent practitioners of biophilic 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world. The planning experience is summar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city, community, and
architecture: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urban ecological space system and developing a multi-functional green network;
building multi-theme community gardens and promot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aerial greening and creating a green urban landscape. In addition, it summarizes its innovative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from the aspects of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planning policy, evaluation system,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cological
accountabilit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biophilic cities in China.
KeywordsKeywords biophilic city; urban ecological; Singap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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